
国家部委

专门请他去讲课

王俊秀是《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2—2013)》的主编，他和同事们一共
发布过两本社会心态研究蓝皮书，第一本
是在2011年，那一年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
分是62 . 9分，而这一次只有59 . 7分。

在得出结论后，王俊秀他们感觉忧心
忡忡：中国社会信任度呈现“不信任”水
平，下降跌破及格线。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
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
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表现为官民、警
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
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王俊秀最早做社会心态课题研究是
在1997年，他想关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
理变化。但那时的社会心态与情绪，缺少
今天这样热烈的关注度。

“以前社会问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
而且没有如此多的打击社会信心的极端
案例。”

蓝皮书中，“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
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
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
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一个接一个被当作
例子提到。

“清楚地认识社会情绪，对政府决策
非常重要。希望政府决策部门了解目前的
社会心态，面对各类社会问题。”

这几年，王俊秀明显感觉到他的研究
越来越被决策部门重视。

去年，几个国家部委办学习培训班，
专门请王俊秀去讲群体性怨恨，帮他们做
研究，合作一些课题。中宣部和司法部几
次邀请他去专门讲社会心态。

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还有一些地方政
府部门，山东省的公安局长培训班，专门
请王俊秀讲了一堂社会心态问题的课。

“这两年政府部门的感受更直接，知
道这个社会存在很多问题。”王俊秀说，

“给很多政府机关去讲，他们能听进去，觉
得有道理。”

信任也有

横向和垂直之分

在专业的社会信任研究中，王俊秀把
信任分为两种，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人
际信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我信不
信你”，第二则是个人对制度、对政府的垂
直组织信任。

如果从社会变迁角度看，人际信任下
降是自然结果，并不意外。现代化、城市化
过程靠的是市场机制而不是熟人之间的
情感，从熟人社会形态到陌生人社会形
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

并且，由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秩序
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
行，这一切都会使人际信任不断降低。

“规则、秩序的恶化对人们信任的影
响是巨大的。再加上直接打击社会信任的
社会实践恶例，比如彭宇案、各类诈骗案，
更加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

王俊秀还提到了一个现象：为什么经
济发展了，社会情绪反而更差了？

王俊秀解释说，“分配上如果缺少公
平，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所得和预期有差
别，就很容易使人的心态、情绪跌落。”

蓝皮书里的调查显示，垂直信任方
面，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
不高，对消费行业的信任度更低。

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源于少数执行者
的腐败、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老百姓还是
愿意相信公权力的，只有当他们碰到超越
常识的做法，才会选择不相信。”

在王俊秀看来，这种不信任的产生并
非是件坏事。几十年前，民众对公权力的
信任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种完全信任
也是不正常的。而现在，当民众权力意识
觉醒，以纳税人的思维去打量公务员和公

权力，对信任的要求自然提高了。
“人际信任之间的纠纷，到最后还是

需要有一个公权力主持公道、最终裁决。
因为公权力有公信力，可以让人从制度层
面获得信任。”王俊秀说，人际信任是靠公
权力来起作用的，如果公权力本身的信任
度出现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人际信任，整
个社会的信任度就会下降。”

公权力起不到作用，最后结果便是社
会信任进入一个困境。不信任引出问题，
问题又带来更多的不信任，这就是一个恶
性循环。

弱势群体情绪

为什么会表现反常

在研究中，有一些社会情绪让王俊秀
也感到费解。

“公众在一些公共事件中表现出来的
情绪非常反常，本该引起大家同情的事，
却有很多人欣喜；本该是人所共愤的事，
却有人在赞美和钦佩；本该谴责的行为，
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性冷漠。”王俊秀为
这种社会情绪创造了一个概念：社会情绪
的反向。

在他印象中，人民网曾对哈尔滨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家属刺死医生的
血案进行过读后心情调查，结果让王俊秀
震惊：6149个人中，有4018人选择了“高
兴”。

周克华被击毙后的公众情绪也大抵
如此。一些人对周克华表达了“劫富”的痛
快，以及长期与公安机关周旋的“侠客”般
的敬意，甚至他的死都会让有些人觉得同
情。这让王俊秀吃惊，这种“情绪反向”，其
实更值得人们深思。

这种情绪上的颠倒，和平时的常识判
断并不一致。王俊秀把这种现象产生的根
源归结为“阶层认同”，并与社会普遍存在
的“群体性怨恨”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在社会两极分化甚至多极
分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内
部有着共通的共性情绪。一个人所在的阶
层和位置不同，对他的情绪、价值观、态度
和行为都会有影响。

“这种阶层的认同，导致了群体性的
怨恨。怨恨是从对生活处境的不满意开始
的，生活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就会不满，
就会有怨气，认为社会不公平，自己也不
幸福。”王俊秀进一步解释说，“加深了就
会怨恨，遇到促发诱因就会有敌意表达，
比如对贪官、为富不仁、不作为官员的愤
恨。”

不满情绪的累积，再加上感觉自己身
处社会不公平之中，人们就会选择同情和
支持与自己相同阶层、相近地位的人。

“觉得周克华抢的是富人的钱，还能
和警察周旋这么久，不喜欢富人和警察的
人就赞赏他。觉得自己在医生面前是弱势
群体，受潜规则支配，别人刺杀医生他就
高兴。”

这种阶层的认同，也是阶层对立、分
化的表现。

在王俊秀看来，是非、善恶、黑白不分
的社会情绪，比不信任更加可怕。情绪表
达已经不是从中立角度评价事实的反应，
而是受到了阶层认同和阶层意识的影响。

以前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善恶的东西，
被这种阶层认同所替代，普世价值缺少了
约束作用。阶层的各自认同使得社会很难
有一个共享的价值观，社会的道德体系就
会失守，社会便没有了底线。

社会信任

重建的核心在公权力

对于重建社会信任，王俊秀并不乐
观。

“社会信任的恢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
过程，甚至努力也不一定会有效果。”

此前，已经有学术界、理论界开出了
建立社会互信的药方，比较流行的是关于
社会诚信的论述，试图从社会道德层面去
寻找社会信任的解决方案。

“这是在用一个更难完成的任务来解
决一个相对容易的任务。”王俊秀说，“社
会道德和价值观体系是社会心态的核心，
建构过程远比社会信任要艰难、漫长。诚
信讲的是道德问题，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
判断，不应该简单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
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

王俊秀把问题的核心归结为公权力
本身，希望能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
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尤其是从公权力
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

“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
的失信不仅仅是成本的增加，还意味着社
会普遍规则的失灵，社会交易将可能无法
进行，政权也会受到威胁。”王俊秀认为，
公共权力是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社
会信任能够重建的关键在于公权力的重
建。

他在研究里认为，公共权力信任的重
建，应该以推动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为基
础，消除公共权力执行者对权力的滥用，
提高公共权力的诚信度。在公共事务上做
到公平、公开、公正，这是公权力自正其身
的最有效措施。

“如果公权力能够起到中介的作用，
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通过信任民众获得
民众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培养
起来。所以公平公正是挽回信任的关键。”

严重雾霾敲响

公共健康警钟
文/肖巍

该怎样
让你相信我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解码信任危机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近日，北京PM2 . 5浓度不
断爆表，“最严重雾霾”不仅令
人窒息，也对公共健康造成巨
大威胁。

1993年，到访北京的英国
基尔大学哲学系主任曾给我
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一个尖锐
的问题：“北京的空气污染如
此严重，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
申办奥运会？”然而时至2008

年，北京的确举办了一次让世
界赞叹的奥运会，如今的北京
老百姓在望雾兴叹时多半也
会怀念那段碧树蓝天的日子。

针对这次雾霾，国外有媒
体评论认为，这不仅与近年激
增的汽车保有量有关，很重要
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能源结构
过于单一，工业化、电力部门
和供暖机构太过于依赖煤矿
资源。霾这种颗粒物主要来自
于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餐
饮油烟尘、建筑尘和燃煤尘
等，所以形成雾霾的主要原因
是环境污染。这种雾霾对于公
共健康究竟有多大的威胁？

在2012年4

月由清华大学
主办的“首届亚
太公共健康大
会”上，人们可
以看到一些相
关数据，清华大
学医学院院长
施一公教授做
过一个比喻，强
调当北京空气
中PM2 . 5值达到
200-300ug/m3以
上时，相当于一
个不吸烟者一

天被迫吸了20支烟，这意味着
北京的2000多万人口都把自己
的肺当成了空气过滤器。与会
的澳大利亚环境科学家马克·
泰勒也介绍说，这种空气污染
不仅使儿童的血铅增高，影响
其神经和智力发育，也会导致
严重的呼吸道、心血管疾病和
癌症，从而对公共健康造成巨
大威胁。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有许
多环境治理经验可供我们参
考，如美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
起就陆续出台《空气污染管制
法》、《清洁空气法案》和《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等政策法
律法规；德国特别重视空气质
量管理与环境保护技术的研
发；俄罗斯从中央到地方一直
在开发减小污染保护环境的综
合项目；北欧国家则把注意力
集中在生物能源开发上。

然而，作为一个正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
家，我们不仅要通过增强国力、
发展环境科学技术、提高清洁
生产水平等途径消除和减少环
境污染对于公共健康的风险，
更应当注意到在我们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发展过程
中，始终都会面临发展与公共
健康的利益博弈，环境污染与
其说关系到人与自然的矛盾，
不如说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利
益关系。为了建成“美丽中国”
的梦想，公共健康应当是我们
要追求的最大利益，因为任何
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健康快乐和有尊
严地生活，北京的雾霾为我们
敲响公共健康的警钟，人民群
众盼望着有自己的一片蓝天，
而不是仅仅为了奥运会……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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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 7分！2012年，中国社会总

体信任度“不及格”，只有不到一

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

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在近日发布的《中国社会心

态研究报告(2012—2013)》蓝皮书

中，这段表述只是很不起眼的一

个点，却吸引了专家和公众的注

目。

蓝皮书还观察到，2012年，弱

势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极端情绪，

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

佩、本该谴责却赞美——— 这些由

社会信任衍生出来的是非、善恶、

黑白不分的“社会反向情绪”，更

让人警惕。

“如果公权力能够起到中介

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培

养出来。”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

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

为信任恢复开出一剂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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